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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 今年肝移植做八十多台了，但只是半年的量。因为上半年还没怎么做，从6

月份到现在可能做了六十例，六、七十例。每个月都做十几台。

2. 明年肯定是一百台，肯定没有问题。

3. 我们这儿肝源也比较容易。大概快的一般一个礼拜，最慢的～不超过差不多

一个月，一般的就能等到。

4. 我们总共有个十个医生，分两个组。

5. 主要是姜主任主刀，还有赵东主任，主要是我们三个主刀。

6. 大概60到 70万，这是基本费用。可能会发生并发症，费用会增加。

7. 我们是个新的中心，团队本来是中山三院过来的，整个团队大概来十几个人

过来的。整个一起过来，到这边已经三年多了。

8. 问：能找到法轮功供体吗？

答：现在没有这种肝。我们起先那种肝，我们也不确定，我也不确定。因为我做

这个行业的时候，这个开始一零年开始，全国就已经开始取缔了。现在到2015

年我们做的时候，这种全面都是捐献的呗！

9. 问：法轮功供体现在都没有了吗？

答：既往有没有我也不清楚。

10. 问：有熟人在302要到法轮功的肝源。

答：这个我不清楚，我们～，我不管这个既往的东西的!

录音内容

曾医生：喂！哪位？

调查员：喂！你好，晚上好。是那个深圳第三医院那个曾医生，是吧？

  

曾医生：啊，什么事？

调查员：啊，你好啊，打扰你一下，我刚才那个往咱这块病房打电话，他们把

你手机给我了，让我跟你联系一下。



  

曾医生：啊。

调查员：就是我想把我家人，嗯挪到咱们第三医院，来做那个肝移植。然后想问

您一下情况。

  

曾医生：嗯。你什么情况？你现在什么情况？

调查员：肝硬化晚期，四十五岁。我先生。然后、那个、是B型血。

  

曾医生：肝硬化、没有肿瘤、没有肿瘤是吧？

调查员：没有肿瘤就是单纯的那种肝硬化。我问了几家，只有咱们医院能做肝移

植。所以我就打了两个电话。

  

曾医生：嗯，深圳市只有我们、深圳只有我们一家是，对，没有错的。

调查员：对。

  

曾医生：嗯～，你是怎么、怎么打听到我们医院的？

调查员：我是，问了好几个人，然后，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然后，第三医院问

到的。然后，就几个医院都说， 你就到三院吧，只有三院能做。

  

曾医生：你是说、你是说，你是说问了深圳的几个医院。还是说中山大学的附属

医院的？

调查员：中山大学我也问了，说到你们这家医院来做。

  

曾医生：嗯，我们医院是可以做的、是可以做的，对、没有错！嗯，四十五岁，

男性，是吧？

调查员：对，对，我先生。

    

曾医生：肝移植在我们医院，嗯、今年我们做了快～，嗯、八十台了。

       

调查员：哦，八十，还不是特别多。

  

曾医生：嗯，八十多台、这说是在，全国来说，大概，但我们只是半年的量。因

为我们真的是，上半年还没怎么做，全都是6月份的。从6月份到现在可能做了

六十例，六、七十例。半个月，每个月都做十几台。每个月都做十几台肝移植。嗯

大的这、这个水平，在我们华南地区排第三位。

调查员：哦，



  

曾医生：全国大概二、二十五名到三十名之间。

调查员：哦。

  

曾医生：但是，已经是很强了。其实我们在业内还是、还是，很、很，现在已经

是，嗯做的还算可以的了。

调查员：哦，

  

曾医生：明年肯定是一百台，肯定没有问题。一百台在全国应该在十五名到二十

名之间。

调查员：哦。

  

曾医生：嗯、当然跟北京、上海、那、天津。几个大中心，还有广州，几个大中心

还差一、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嗯、肝

移植在我们这做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你可能要问那个东部

我们这儿肝源也比较容易，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容易。应该是，大概快的一般一个

礼拜，最慢的我见过不超过差不多一个月，一般的就能等到。

调查员：嗯。

曾医生：第二个呢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就说～如果你有时间～ 深圳医保

对肝移植的～

调查员：深圳医保没有。

  

曾医生：喂喂！

调查员：没有、深圳医保。

  

曾医生：你就看、看你们家当地医保能不能用了？能报程度了。嗯、我们在我们

这用。

调查员：嗯、没关系，自费我们也可以，自费我们也可以负担。大概要多少钱？

  

曾医生：大概、我们、平均大概，连上肝费、加上住院费用，大概60到 70万。这

是基本费用。

调查员：60到 70，我们可以承受。

  

曾医生：嗯、对、对，一般60到 70万左右。嗯，如果有幸、就说，这样的一个费



用，就说，当然了，也有一些出现其它并发症。或者一些、一些情况。嗯、可能会

嗯、费用会增加一点。大概在10万、20万。

调查员：嗯、没问题。

  

曾医生：一般来讲，我们讲，我们在我们这儿，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移植术，

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们做几把手术没有、几乎、应该是百分之百成功的。主要

是术后，术后、因为一些，现在，目前来，目前这个肝移植主要问题是术后感染

有免疫期嘛！

调查员：哦？

曾医生：这个一般来讲，大部分的病人都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后走掉了。

调查员：曾医生，那个，手术是您做吗？

  

曾医生：嗯，我是我们科的一个主治医生。现在我们科室分两个组。

       

调查员：嗯。

  

曾医生：主要是我们姜主任主刀，当然，还有另外赵主任，我们、他们，主要是

我们三个主刀。

调查员：赵主任叫什么名字呀？我姐说让我问一

  

曾医生：赵东、赵东。

调查员：啊，赵东，东南西北的东，是吗？啊。

  

曾医生：啊，对、对、对。啊，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总共、大概有十个医生。

调查员：您刚才说的几个人的名字，您重复一下呗，我姐说让我问一下看

        可以找到关系，最后可以好一些，处理。好一些

  

曾医生：这个没问题。主要是姜主任，我们姜主任是主刀。还有就是赵东。主要

是做~其它都是…我们现在都是…

调查员：辅助？

  

曾医生：一个核心，一个辅助。

调查员：两个团队。

  

曾医生：两个组的，两个组的医生。你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叫妳姐、姐夫、



带他资料来我们门诊看一下，或病房看一下吧!当面咨询一下。

调查员：好。那个找姜主任吗?挂他号吗?是挂姜主任号吗?

  

曾医生：嗯~妳不用挂号，妳先不用挂号，直接来我们门诊，我们看情况，然后

妳再挂号、然后妳再办入院好吧!明天妳可以来我们病房…或着周一或者…也行。

调查员：明天、明天不行，因为要安排一些事情啊!家里呀、生意的事情，然后

在…

  

曾医生：噢，这这没问题，就说妳觉得方便的时候，叫妳姊夫、姊姊、带着那个

….那个，他病情、病的资料、以前住院的资料，各方面的资料， CT啊，那个住

院的小结啊，住院的记录等等，这种抽血结果带过来给我们看一下行。

调查员：好的。好的。

  

曾医生：我们在现在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在龙港这边，然后呢我们在 F 栋、

F 栋的17楼。

调查员：F 栋的17楼，是，刚才那个总机告诉我了，F 栋 17楼。然后分机告诉

我的。

  

曾医生：好的。

调查员：那个我想问一下，咱医院做多少年肝移植了?很多年了吗?

  

曾医生：嗯~我们是个新的中心，到现在，我们当年是，团队本来是中山三院过

来的，整个团队大概来十几个人过来的。整个一起过来，到这边已经，从拿到资

质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调查员：三年多喔~

  

曾医生：对，三年多了。

调查员：那个是这样的，以前我老家，那个有个同学、他爸爸当时在北京做的那

个肝移植，当时它们那时候的那个供体，是找到那个炼法轮功的那个供体。她爸

爸后来的并发症非常少，几乎就是没有、 特别好，像你说的那种肝非常好。那

个～

  

曾医生：现在这种没有这种肝。我们起先那种肝，我们也不确定，我也不确定。

因为我做这个行业的时候，这个开始一零年开始，全国就已经开始取缔了。现在

到2015年我们做的时候，这种全面都是捐献的呗。

调查员：嗯，这是走的是红十字会的吗?是通过红十字会的吗?



  

曾医生：对。全部通过红十字会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器官捐献的，全部来自那个

那个、那个合法途径，和所有国际接轨的。全部是唯一合法途径的，全部是唯一

合法途径的。

调查员：法轮功现在都没有了吗？给多少钱都找不着了是吗？

  

曾医生：这不可能有啊! 既往有没有我也不清楚。这说国外这上面的所谓信息，

我也无法确认，我也不清楚这新闻到底是怎么登的。但现在目前来讲我们～

调查员：因为我同学家里邻居他爸爸，在北京因为也是找关系嘛，他们去了那

个是302。然后有关系嘛，就告诉他们，我们要的是那个法轮功的。因为很年轻

嘛!

  

曾医生：这个我不清楚，我们～，我不管这个既往的东西的。

调查员：曾医生，我再问你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等肝的人很多吗?就是病人很多

吗?

  

曾医生：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重肝，或者肝硬，还是肝癌的病人还是比较多。

调查员：噢，等肝…住院如果或者转院到咱们这边可以正常住院喔?

  

曾医生：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过来。嗯~对，过来我们进一步检查、评估一

下。

调查员：咱有多少张病床啊?

  

曾医生：我们这里啊?大概几十张病床，应该够用的。

调查员：几十张病床…够用，好，

  

曾医生：好的，好的。

调查员：谢谢您，好嘞，谢谢曾医生。怎么称呼您全名?曾什么呀?

  

曾医生：反正妳过来找我就行了，到时妳来了就知道了。

调查员：好嘞，谢谢您， 再见！

曾医生:再见！


